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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基

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那

声春雷在神州大地震响

琼州海峡即涌起十万闯海

人浩浩南下的蔚然壮观

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过

多的准备，更来不及有什么具体

安排

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命运

和前途交付给海南

让青春的激情和人生的梦

想在特区开发建设中奔突和绽

放

你们用热望与期待陪伴共

和国最新省份的诞生

你们用坚定与执着追随全

国最大特区的遐想

你们用智慧与汗水构画琼

州大地崭新的景象

你们用劳动号子的激越与

铿锵奏响南国宝岛开发的雄浑

乐章

不是没有挫折和失败

但坚信每一次潮起潮落的

阵痛都会宣告新生命的临产

不是没有困苦和艰难

但坚信奋力拼搏和勇往直

前定能到达希望的彼岸

不是没有迷茫和彷徨

但坚信热带风暴把阴霾扫

开，天空必将展露晴朗的阳光

也曾经被误会和责备

但赤诚和奉献终究赢得了

理解和感激的目光

也曾经想过退却和撤离

但最终还是把根扎进了这

块洒过热泪和付出心血的土地

——你们的第二故乡

即便是选择了告别和远走

但投寄给这块土地的依然

是最深切、最深切的眷恋和期盼

当丛林般的楼宇在海口湾

畔崛起

当标准化的厂房在西海岸

坐落

当银环状的高速公路和铁

路在琼岛南北连贯

当飘香的瓜果蔬菜迎着寒

流源源北上

当亚洲政要和各国名流在

博鳌聚首论道

当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椰风

海韵中流连忘返……

那幸福的泪花啊，在热带阳

光烤炙的脸上飞扬

那庆功的美酒啊，在高举的

杯中荡漾

这，就是那个信念的意义和

份量

前进没有终点，广阔的地平

线总在前方

昨天的光荣已不再留恋和

回望

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

新的征程即将起航，追逐吧

明天的太阳啊——会更加

灿烂辉煌！

信念
——致闯海人

■ 赵承宁

30年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前
夕，“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空前罕
见。历史上的这一幕，至今深深烙刻
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那些年，我每次
出差到海口，都要跑好多家旅馆，才能
找到栖身之处。有时，我看到有些“闯
海人”就在南大桥下宿夜，他们欢歌笑
语，闹个通宵，丝毫看不出有“沦落天
涯”的愁容。彼时，我更多的是钦佩他
们为追求理想而甘于吃苦的精神。

有一次，我出差海口，住在海秀
路上的一家旅馆。晚上，我和同事
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吃宵夜。有
一个卖烧饼的年轻小伙子，戴着眼
镜，举止文质彬彬的。我问他是不
是“闯海”来的，他回称是某高等师
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冲着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来的。问他为何不去
找工作而在此卖烧饼？他说，一时
还找不到工作，带来的盘缠快花完

了，就想到晚上烤烧饼卖，白天再去
找工作，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当时，
我被他这种执着的信念和自立的能
力所感动，于是我不加思索，写了张
纸条把他推荐给东方县某中学的校
长。过了几天，他果然通过招聘考
试，在东方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卖烧饼的年轻
人叫蒋利众。因为彼此工作很忙，再
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岛
西一隅的东方曾经一度人才潮涌，
大概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当年，我
正在东方县教育局当行政秘书，亲
眼目睹了闯海人才涌向东方的场
景。那时，县教育局办公大楼，几乎
天天爆满，每天都有上百名“闯海”
的外地教师和刚从高等师范院校的

毕业生，前来投简历求职任教。
有一天，局长交给我一摞求职

信，将近一百多份。这些“闯海”的求
职者，平均年龄也就25、26岁左右。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要来自华中师
大、湖南师大、西南师大、江西师大等
高师毕业的师范生，以及湖南、江西、
四川、陕西等地的青年教师。局长是
个老教育工作者，他求贤若渴。看到
那么多“闯海”的人才，他很感触地对
我说，他当了十多年局长，每年国家
分配到东方任教的高师毕业生，寥寥
无几。建省后一夜之间，教师人才从
天而降，真巴不得把这些人才都留
住，让他们为发展东方的教育事业贡
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那些日子，局长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上班除了接待求职者以外，就是

接二连三地给县政府主管教育的领
导打电话，向领导诉说学校缺多少多
少老师，影响了正常教学，请求县政
府增加教师编制，增加教育经费之类
的老话。局长说的都是事实，也很合
乎情理。后来，县政府主管教育的领
导答复局长说，各高中学校可以根据
学校的财力，酌情招聘少数紧缺学科
的优秀人才，今后逐年从退休教师中
调整编制，予以解决招聘人才的后顾
之忧。有了县政府主管教育领导的
口头默许之后，东方县八所中学、铁
路中学、港务局中学都数量不等地招
聘了一些优秀高中教师人才。三、五
年后的实践证明，建省办经济特区之
初，东方招聘的“闯海”来的教师，后
来对全面提升东方县的高中教学质
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1993

年起，连续几年间，东方县的高考升
学率都挤进了全省前八名。

我在县教育局工作期间，由于
工作关系，结识了不少在东方各中
学任教的“闯海人”。这些在建省办
经济特区初期来东方的“闯海人”，
多数集中在八所中学、铁路中学和
港务局中学等学校任教。这批“闯
海”的老师专业知识扎实、年轻有活
力，且有自觉的职业操守。他们自
身养成的敬业精神和科学的教学方
法，在各自受聘的学校普遍得到各
校师生的认可。凡是他们教过的学
生，至今仍在感恩他们、颂扬他们。
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由于工作需
要调动等原因离开了东方，到了海南
中学、海师附中、加积中学等学校任
教，但是，东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
年在东方教育举步维艰的时期，正是
这些“闯海”来到东方的老师，与东方
教育风雨同行，为东方教育事业的起
步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走进东方的“闯海人”

■ 王子君

1988年夏季来临的时候，海南这
个美丽却闭塞的海岛掀起了建省办
经济特区的热潮。到处都在叫卖《海
南开发报》，到处都在传递海南大开
发的信息。到南方去！到大特区
去！——热潮席卷了大江南北，骚动
了万千人才的心灵，许多人义无反顾
地到南方去了。

其时，我刚到湖南省作协“作家与
企业家联谊报”临时办公室上班。说是
联谊报办公室，实际上是莫应丰的办公
室。莫应丰当时是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省作协副主席，是著名作家，他的《将军
吟》获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他为人古
道热肠，人尊为“莫公”。这时候，他已
率一众文人登上了海南岛，成为闯海

“先驱”，要在海南大干一番事业。办公
室墙上，一幅题为《梦里海南》的水墨画
惊艳了我的双眼。画的内容看得人热
血沸腾。藕白色的宣纸上，一棵树干挺
拔的椰子树，几片随风翻飞的椰子树
叶，背景海阔天空。据说，这是莫公去
海南后第一次回长沙时的画作。他日
夜思念海南，作此画后方得平静，转身
又南下登岛了。他与人见面，尤其与年
轻人见面，口口声声必说海南，似乎他
的生命已在海南岛上扎根，开花。

“你应该去海口！那是一片全新的
天地！那里的椰子树俊美浪漫，那里的
阳光像金子一样！那是一片全新的，未
曾开垦的土地，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
无限光明的生机。”——年轻的我，对

“特区”尚没有概念，却萌生了去看椰子
树的念头。

提起简单的行囊，我踏上了奔赴海
南的旅程。一路向南！当我站在琼州
一号海轮甲板上时，我看见了大海！这
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那一刻，我的心
砰砰砰地跳着，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出
眼眶。海洋，我的海洋！——我年轻的
心，仿佛看到自己生活的道路像海洋一
样宽广！

登上海南岛，坐上一辆三轮“篷篷
车”，往市区去。车一上龙昆北路，外面
就风雨大作，当年国贸这一带尚是滩涂
与杂草丛生之地，在风雨中更显荒凉。
顷刻间，龙昆路就成了一条宽阔的河
流。“篷篷车”好不容易拐上海秀大道，
却抛了锚。路边，停满了抛锚的各式车
辆，人们说是台风来了。

就在行人四处躲避的时候，我被台
风中椰子树的身影迷住了。椰子树，挺
立着，用它宽大的枝叶柔曼地抗击着台
风的肆虐，显得刚强而秀美，正是莫公
梦中的椰子树啊。刹那间，我对椰子树
肃然起敬。

几天后，在家乡人的一次聚会上，
在海口开公司的老乡李总经理听说我
来海南之前是当记者的，便邀我去帮他
们办会议简报，他公司正要召开全国性
的工艺品展销会，条件是包吃包住，60
元一个月。我乐滋滋地答应了。这成
了我在海口的第一份工作。

紧张的筹备工作过后，会议就开始
了。会址设在一家宾馆，来自全国各地
的商家几百人济济一堂，令公司上下人
员忙得不亦乐乎。临到开幕式时，才想
起忘了请礼仪小姐了。马上就是剪彩
仪式了，李总一眼望到人群中的我，便
用家乡话火急火燎地大叫：四毛，快，你
准备一下去端彩盘！要剪彩了！我反
应过来，急匆匆放下手中采访本，跑到
洗手间整理了一下头发与衣裙，又急匆
匆返回会场。后来的照片与录像里，我
就像个傻丫头一样用盘子托住红绸大
花。我戴着一副蓝色近视眼镜，学生头
已有些显长，浅黄色洗水布衣裙上起着
白色圆点花纹，笑吟吟地蛮可爱。无独
有偶，站在另一侧的，竟也是一位临时
抓来的“礼仪小姐”，而且，她也戴着近
视眼镜。

会议结束后，一个海南风情专题
摄制组的摄像递给我一张名片。他们
正在物色撰稿人，他看过我编的会议
简报，邀我为专题片撰稿，随摄制组环
岛采访15天。环岛采风？我真是喜

出望外。
一行5人斗志昂扬。那次环岛是

我此后十来年在海南历时最长、走的地
方最多、收获最大的一次，记忆相当深
刻。东郊椰林、红树林、五指山，这些地
方呈现着原始的风貌，安详静谧，生态
美一览无余。

15天在忙碌疲累而又兴奋紧张中
过去了。摄制组凯旋返程。不料，车
行至琼海路段，便遇到了11级台风。
听着路边橡胶树断裂的声音，看着路
边房屋被掀破瓦盖刮碎门窗的残败景
象，以及自己乘坐的车子与风撕扭，弯
弯曲曲爬行的艰难，我着实体验到了
什么是台风以及它的破坏力，但是，我
也看到沿途没有一棵椰子树在台风中
倒下。宽大的树叶即使被撕成了碎
片，它们就是不折断，不掉落，不屈
服。撕裂了的叶片挣扎着舞动，犹如
凤凰在烈火中涅槃，那在台风中壮怀
激烈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生成一幅
最美的风景。

经历了这次台风洗礼，回到海口
后，我做出了人生中里程碑式的决定：
留下来，留在海口沸腾的改革开放建大
特区的事业里！

我真幸运。很快，我成了刚创刊
的《海口晚报》的一分子。没有电，没
有水，交通不便，民俗不通；太阳暴晒，
蚊子窜咬；劝我不要留在海南吃苦的
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我总是一抬眼就
能看见椰子树，一迈步就可走到海岸
边。我像椰子树一样，不动摇！

怀着对海南无限的憧憬，我在海
南奉献青春、智慧、才情、爱，无怨无
悔，扎根，开花。我当记者，奔跑在炽
热的阳光下，采访、抒写、报道为建省
办经济特区做出贡献的精英；我当编
辑，精心选发那些植入了对海南的爱
与歌唱的作品；我成为作家，以文学的
形式表达对海南的热恋情怀。椰子树
长影绰绰，海南，以她海洋般浩瀚的胸
怀拥抱我，给足我伸枝展叶的空间，赐
我海洋般自由明澈的心。

椰子树的魅影
母亲
■ 陈才锋

微风漫过门口，母亲坐在那
缝补着空中散去的炊烟
让饭菜的香更加浓厚，更加密实

这唯一辨认故乡的体香
我的念想，失去了嗅觉

一切都还在，小煤油灯
扑哧扑哧攀爬的动作，在母亲的掌心
使劲儿挣脱，母亲放入大山上的小牛犊
尥起蹶子，一撒欢
就掠走了母亲的语言和微笑

那段时光，母亲习惯了
用针串起线，串起门口
渐渐消逝了嘀嘀嗒嗒的省略号

奶奶
■ 王景云

爷爷，被汶川地震带走已经十年了
我的奶奶啊，您为啥子
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爷爷怀念？

奶奶不哭，哭瞎了眼睛
谁来烧酸菜汤
谁来煮洋芋坨坨？
从早忙到晚
修房架桥的孙儿孙女
又怎么能吃上一口热菜热饭

奶奶，不哭
把眼泪抹下来揣进裤兜
要让爷爷在天堂看得见
她在笑，在帮一家子好好生生活着

等公交车的时间
■ 余芳媛

时光的飞鸟停留在我们的肩膀上
穿花裙子的女孩，忘我唱歌的少年路过我
还有一群孩童在大绿树下跳房子
我们都在等待一阵风把我们吹跑
欢乐地奔跑在时光隧道中
不用去想着明天，只需关心此刻的自己
看着大朵大朵的乌云聚集在一起
莫名地变得开心起来
好像我们就是地上的一棵棵小树苗
或者是田里的片片麦苗
但一阵风吹过又将我们带回了现实

激情五月
■ 泥人

春天没有垂暮之时
五月的额头
青春的光彩英气逼人

走向成熟的少年
它的爱情如此浓烈
如河畔盛开的蔷薇
让娇嫩的岁月难以离去

阳光打乱了时光的脚步
初开的情窦加速绽放
羽翼和花瓣都失去了秩序
只有南来的风
为它们指引方向

在一场农事里
节气完成了热烈的交接
春衫渐薄的岁月
在百鸟争鸣中
欢歌花繁叶茂的舞台

修辞里的故乡
■ 胡巨勇

无须证明。当我写下故乡二字
文字里的意象便入木三分

把老屋交给名词，家
的荣耀与落寞
补缀记忆的缺页
云卷云舒的小叙
成为隐喻章节里的注解
平仄了方言里的乳名

让炊烟进驻动词，拔节
乡情，生长心事
泼洒出的恋恋浮世绘
抬高了游子思念的浓度

村庄在白描里陈述憧憬
篱笆墙在比喻里
用影子触摸温馨
落脚于祠堂的姓氏
在顶真里白发丛生
一炷乡愁。被月光渲染
美丽与哀伤，醉
在今夜

■ 李玉峰

在乡村，我的母亲算得上是个好
看的女人，有大家闺秀的雍容。

对于母亲，我的记忆暖而深沉。
1964年春，母亲陪我一起种植“母生
树”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年，我正读初
中一年级。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告诉
母亲，明天全校学生要到吊罗山种“母
生树”，而我当天要参加全县的作文比
赛，就不去种树了。母亲却说，用“母生
树”作桁椽建房子能“发丁”，妈与你一
起去种树，不要参加什么比赛了。我当
时对母亲发了脾气，说：那是为公家种
的不是为咱家种的，发什么丁呀。母亲
抚摸着我的头，笑着回答：傻孩子，什么
公家私家，还不是种在咱国家的地上，

“母生树”多了，国家发了咱家不是也跟
着发吗。当时我说不过母亲，就依她
了。第二天凌晨两点，母亲早早地唤醒
我，母子俩吃好早饭后就扛着锄头出门
了。当山区的天刚蒙蒙亮时，我们母子
就赶到了吊罗山麓下。

这是我这个在海边生海边长的孩

子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大山。过去我只
知道世上最浩瀚的是大海，孰不知大
山竟亦有这般壮阔的胸怀，雄伟俊逸，
一时间便兴奋极了。举目环顾四周，
但见群山苍茫，峰峦逶迤，便蹦蹦跳跳
地大声疾呼。母亲看着我高兴的样
子，她笑了。

不一会儿，林场的汽车便把“母
生”苗运来了，这时，来到吊罗山的学
生、工人、干部也越来越多，林场技术
员便开始在空地上拉线，我和母亲按
照规划的地段开始植树。母亲说我力
气小，让她挖坑，我放苗，母亲每挖好
一个坑，都要用腿代尺测量深度，够深
了，她便把挖出来的表土重新放回坑
里，才叫我把苗插进去，培好土后，母
亲又用双脚把树苗四周的土夯实，然
后再把苗轻轻往上一提，经过这么几
个工序，一株苗才算最后“入土为
安”。母亲说，这样种树才容易活。作
为乡村女人，母亲与大自然有着别样
的情感。至中午时分，母亲看出我饿
了，便叫我歇一歇，把早上带来的苙
（苙状似棕子但没有馅，有用椰叶蒌叶
编织成的，尤以蒌叶编织的最是芳香
可口。）解了一个给我吃。

那一天，我们一共种了200多株
“母生树”，母亲一边教我种树，一边还

教我如何做好人。这是我有生以来受
益最大的一天。

1983年秋，母亲积劳成疾，好几
个星期卧床不起。我们兄弟把她送到
医院治疗，经一段时间的医治，仍不见
好转。母亲似乎已晓得自己的时日不
多了。一天下午，母亲叫我把她扶到
病房外，说要去看母生树。我即刻去
租了一部手扶拖拉机，载上重病的母
亲直奔吊罗山。

经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赶在
太阳落山前到了那片母生林地。如血
的残阳照在似海的母生林间，经过20
年春风秋雨的沐浴，母亲与我一起种
下的母生树给大地添了许多“丁”，成
了一方绿垒。在我的搀扶下，母亲缓
缓挪动双腿，用颤抖的双手一一抚摸
已有些翘起鳞状般褶纹的母生树，一
脸满足的笑。

母亲辞世后的这几十年，几乎每
年清明节，我都要到吊罗山东麓的那
个山峁上看望当年母亲与我一起植下
的那片母生林。当我一棵棵地去抚过
它们时，似乎还能触摸到母亲身上的
温度。

母亲节间词话

《夏日酣眠图》（国画） 汪龙飞 作


